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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杨继玉
我的家乡萌水镇龙泉村，

有龙有泉，乍一看，与水结缘，
非常温馨与传奇。其实，龙泉
村人能喝上甘甜爽口的自来
水，也经历过一番波折与奋
斗，是几代人智慧与努力的
结晶。

人类生存离不开水，生长
在城市与乡村的人，对水的认
识与敬重却有着天壤之别。

龙泉村是一个倚山而围居
的农村，村东与村西各有泉水
一眼，与村民世代相伴相生。
与城里人使用哗哗流淌的自来
水不同，40多年前，每天天刚
蒙蒙亮，村里就全是早起挑水
的人，因为早饭后大家都要开
始一天的操劳。

那些年，每当晨曦微光，在
龙泉村300米长的主街上，全
是三三两两挑水的人，而整个
大街满是湿淋淋的溅水以及扁
担、铁筲（水桶）与汗渍、气喘的
挑水人，放到现在看，这是一幅
风情满满的生活画卷。

那时的村里人，只有一个
念想，啥时候咱也能像城里人
一样，一拧开水龙头，就能喷出
贼光放亮的自来水啊！

1983年的一天，几代龙泉
村人的渴盼终于实现了。我们
村是整个萌水一带第二个用上
自来水的自然村。人说“吃水
不忘挖井人”，在这里，我要真
切地躬谢几位已经去世的
老人。

1982年春天，是我接任村
支书的第三个年头，踌躇满志
的我决意要让全村人用上自来
水，可苦于没有资金买设备、雇

劳动力。村里刚刚分田到户，
只有生产队还有一些集体资
产，比如牛、猪、小毛炉及生产
资料，包括生产队饲养处大
仓库。

当时，老父亲给我出主意，
你不是想上自来水吗？把这些
资产变卖一下不就是钱吗？这
一席话，打开了我的心扉，于
是，就按老父亲的提议大干
起来。

其间，萌水镇水磨村时会
水书记（已故）给予了大力支
持，技术与人才，全力保障。还
有村里人非常尊崇的以正直著
称的胡以谦老人，我找到了他，
摆出了遇到的困难，即从水塔
出来水管道如何安装进星罗棋
布的每户家庭。

弯曲的三百米长的大街，
纵横的七八条胡同，七长八短
地无序坐落着，胡以谦老人是
一位土专家，在设计与用工用
料方面挖空心思地筹算，精心
施工，让管道七拐八串地通到
每一户人家。至今，村里自来
水网大部分还是使用的30年
以前的管道。

任何一项工程，不能忘了
那些能工巧匠，那些为建设龙
泉村筹资的企业厂长、经理们。
就上马自来水来讲，这是几代
人的付出、几代人的辛勤，没有
龙泉村的翻砂厂，没有分地时
卖掉生产资料，哪来的自来水？
有钱干好事，没有钱又要干好
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

胡以谦老人早已故去，每
当我回想起村里进行自来水安
装、电暖器制造时，总是心生感
慨。这位老人家的巨大功德，

是不能忘记的！
村里的自来水从1983年

一直用到1993年。可是，上世
纪90年代初乡镇企业大发展，
工厂遍地开花，废水渗漏，原水
源地不敢再用。我的前任，村
里的老书记梁德坤力排众议，
提出从村小河上游杨家园打深
井，这将是一个投资几十万元
的大工程。

梁德坤威望甚高，他先后
担任村里的大队长、村支部书
记，在上世纪70年代是一位很
了不起的懂经济的农村干部，
先后给村里建起了远近闻名的
条编厂、铸造厂，龙泉村的工分
值全镇第一。就是这么一位老
干部，虽退居多年，但为民造福
的激情不减。他不顾60多岁
的高龄，亲力亲为，在工地上忙
碌，率领着一干人打出380米
深井，建扬水站。水打出来后，
有关部门化验，各项指标都是
最优。

至今，龙泉村的人都怀念
龙泉村腾飞的奠基人梁德坤老
人。他眼里容不下沙子，为人
耿直，龙泉村的经济发展，他是
第一功。

又是一个10年，到了2003
年，杨家园的水井因扬程高，每
年仅电费就花三万多元。由于
每年都从萌山水库抽水浇地，
春天灌青水，秋天浇玉米，各种
水杂质长期积淀，深井有了污
染，影响了村民的身心健康。
村委会副主任胡秀业提出用村
最高处南坡泉水作为水源的思
路与方案。一是顺坡而下不用
电，可节省电费，二是水质优
良，泉头没有任何污染。

村委会副主任胡秀业的建
议，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党支
部与村委会召开诸葛亮会议集
思广益，几翻争论，各抒己见。
有的说此方案可行，有的说即
使可行，投资太大，这一公里多
的路程，几乎都是乱石荒岭，需
要多少机械、劳动力、资金，又
要几十万的投资。为了使全村
人民喝上放心的水，胡秀业毛
遂自荐来施工，他表示花费绝
不超过十万元。

经过周密的丈量、勘察，制
定出了一整套施工方案，从河
头因村与村的分界线，绕开原
来的泉子，从靠近我方河地深
挖砌池，然后封顶，一路上尽量
不占有耕地走荒地。在与村庄
下坡差距大的地方，修建了一
个100立方的水泥浇灌的蓄水
池，再接到二十年以前的管道
上。胡秀业抓总，集团公司副
总安茂训施工，边建设、边改
进，终于建成一项崭新的民工
心程。

这项工程至今也快二十
年了，一共才花费7万多元，为
龙泉村节省了大量电费，龙泉
的村民们喝上了优质的矿
泉水。

蓦然回首，往事如烟。
一个村庄的变迁，能折射

出40年来中国农村沉甸甸的
发展。龙泉村几十年来关于水
的记忆，即将成为历史，可是，
那些年龙泉村人吃水的故事，
永远是激发后人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的动力。

（作者系文昌湖旅游度假
区原萌水镇党委副书记、龙泉
村原党支部书记）

柳笛声声奏春曲
□ 孙德明

近日有暇，读了些诗词。
当读到常龙须先生的“三春温
暖柳娇娆，四处寻访嫩绿条；巧
弄情笛童趣妙，玩吹爱籁少年
淘”之时，遂心头一动，儿时用
柳枝拧哨儿、吹柳笛的情景历
历在目，鲜活如昨。

阳春三月，我们喊上三五
个伙伴，蹦蹦跳跳来到淄河畔
玩耍。空气里荡漾着甜丝丝春
芽萌动的气息，成排成行的柳
树上，黄绿相间的嫩芽儿让人
看着心里欢喜。

“咱们拧哨儿吹吧。”不知
谁喊了一嗓子，我们便各自发
挥特长，有的爬到树上折树枝，

有的四处觅柳条。握着一条条
带着嫩芽的柳枝，用铅笔刀割
开一端，片刻工夫，变魔术似
的，我们手中便添了一个个碧
绿色的哨筒。握住一头，用拇
指指甲灵活地刮去另一头的外
层绿皮后，便可含在嘴里，吹出

“吱吱”的声响。柳哨越短，发
出的音调越是尖利；若长了，便
发出“呜呜”的声响，有点像海
螺声；只有不短不长，才能发出
悦耳的声音。若在哨筒上并排
挖出数孔，像吹竹笛那样时按
时松，便可吹出抑扬顿挫的妙
音。一时间，整个柳行里便会
响起“呜哩哇啦”的吹奏声。柳
笛声声，如同百鸟朝凤，又如迎

亲乐队，颇令人欢畅。
据我所知，还有两种树枝

能 拧 成 哨 ，那 就 是 杨 树 和
榆树。

那柳枝过了拧哨时节后，
园艺场的杨树条和村内的榆树
枝，便成了我们拧哨的最佳材
料。不过，因榆树条生长在树
梢高处，难以够到，所以我们较
少用。园艺场南的杨树行，就
成了我们游乐的天堂。待我们
玩够了，便吹吹打打地一路向
南，来到淄河岸边杨柳依依的
树荫下。

河水清澈透明、甘甜爽口，
水草丰美，且每一处水潭里都
有鱼虾游弋。望着水中纵情畅

游的一群群鱼虾，我们像它们
一样无忧无虑、快乐无比。打
水仗让我们一个个成了落汤
鸡，怕回家遭父母斥责，我们先
是在岸边晒一会儿太阳，待热
辣辣的日头将身上的衣裳烤得
差不多干时，便就地取材，折下
树上的枝条，编个圆圆的柳帽
戴上，选那个最嘹亮、最动听的
哨子衔于口中，用力鼓起腮帮，
一边“吱吱啦啦”地吹奏，一边
踏上回家之路。

难忘童年的天真无邪，更
难忘童年的柳笛。正是：大地
复苏万物萌，母亲河畔童年梦；
柳笛声声奏春曲，情纯意切抒
乡情！

我们邀春天
一起团聚
（外一首）

□ 卞奎

初到的暖风
催动迎春的花束
我们豪爽地邀请春天
同大家一起欢聚

来吧朋友
来吧鲜花
我们以热度的歌诗
夹道欢迎你

来吧推土机
来吧大吊车
我们以急匆匆的脚步
环绕你

我们历经了
漫长的冬夜
我们燃起了
红梅的火炬

车流
人流
务工流
融化解冻的河水

滚滚而来的春潮
激荡着我们的意象
我们在大地上
烹调春之宴席

花蕾冒芽
百草伸动腰肢
惊天的春雷
驱动万物

用江河做酒浆
以高山当酒杯
我们宽广的胸襟
热血沸腾

我们邀春天常驻
一起播下希望的种子
团聚就是出发
团聚是抒写豪迈之曲

我们从爱的港口
聚合
我们从爱的港口
出发

春天团聚色彩纷呈
同心舞动起生命旋律
笑谈中
生机 永驻

好运

好运来了
挡也挡不住

窗外的莺歌燕啼
像是在唱着喜歌

门前的东流水
也在闪着金波

推车的小摊贩
卖相好

西红柿 草莓
笑红了脸蛋

创作的灵感敲动心扉
恍若天鹅起舞……

别再犹豫了
快加入到好运行列中去

龙龙泉泉人人与与水水的的故故事事


